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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算数书》与《九章算术》的关系

看算法式数学文献在上古时代的流传*

邹大海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100010）

摘要： 本文证明：出土《算数书》不是中国最早的数学著作，它与今传汉代编定的《九

章算术》之间没有直接的影响关系。《九章》的先秦祖本或其衍生本是《算数书》各部分作者

学习的对象。上古算法式数学文献分为经典和非经典两个系统，经典文献的流传可以简单表示

为西周初年“九数”——调整和发展中的“九数”——调整和发展中的《九章算术》祖本——

《九章算术》，它代表着当时算法式数学的发展水平和基本框架；非经典文献包括各种受经典

文献直接或间接影响的数学著作，它又可大致分为专业型和应用型两类。两个系统的文献互相

影响，而以前者影响后者居多。后者对前者的影响中，又以专业型文献的影响力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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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pread of Literatures on Algorithmic-pattern Mathematics in Early Ancient China:
——A Research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Suanshu Shu and

the Nine Chapters on Mathematical Proced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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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 paper demonstrates: The unearthed Suanshu Shu is not the earliest book of
mathematics in China, and has no direct mutual influence with the Nine Chapters on Mathematical
Procedures. The forerunners of Nine Chapters in the Pre-Qin Period or its variations were learned by
the writers of different parts of the Suanshu Shu. The early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s of the
algorithmic-pattern mathematics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wo groups: the classics and the non-classics.
The spread of the former can be simply expressed as： “Jiu Shu” (nine branches of mathematics) of the
early days of Western Zhou Dynasty—the developing “Jiu Shu”—the developing forerunners of the
Nine Chapters—Nine Chapters, which mark the levels and fundamental framework of mathematics of
their times. The non-classics were written under the direct or indirect influence of the classics, and can
be approximately classified into two patterns: the professional and the practical. The two groups
interacted each other, but the classics’ impact on the non-classics is more than the non-classics’ impact
on the classics. Of the non-classics’ impacts on the classics, the impact of the professional literatures is
more than that of the prac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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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与已有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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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章算术》是中国数学史上最重要的著作，它的形成奠定了中国传统数学的

基本格局。现存本《九章算术》是公元前 1 世纪西汉晚期编定的[1]，由于其内容非

常丰富和相当深奥，水平远远高过其后成书的《孙子算经》、《张丘建算经》、《五曹

算经》、《五经算术》、《夏侯阳算经》、《数术记遗》等著作，所以它的形成问题就成

为很重要的学术问题。不过，在 1983 与 1984 年之交湖北省江陵张家山西汉初年墓

出土《算数书》之前，材料的缺乏严重制约着对这一问题的探讨。

1984 年以后公布有关《算数书》的零星资料，为研究这一问题带来了光芒。

不过，很多学者更关注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算数书》与《九章算术》的关系。

由于二书有一些类似之处，学者们很容易自然地认为《九章算术》受到《算数书》

的直接影响。如李迪先生认为出土《算数书》的汉墓墓主为张苍，“‘算数书’是他

对数学问题研究、整理的副本”，“在朝廷里肯定还有一部较为完整的‘算数书’”，

“《九章算术》肯定辗转来自‘算数书’，后者是前者的前身”[2]，白尚恕、沈康身、

陈跃均、陈燕平、袁敏、宋述刚、陈彰栋、朱启新等先生也都认为《算数书》与《九

章算术》是一脉相承的，甚至说前者是后者的母本（之一）。不过，李学勤、杜石

然、李兆华先生则持倾向性较弱的看法。而李继闵先生在论及《九章》的时代背景

时顺便表达了一种相反的看法：“《算数书》为西汉早期的下葬品，这绝不意味着它

是汉初的作品，更不能认为它代表了那时中国数学发展的水平，将它看做《九章算

术》之前身是缺乏证据的，由此推断‘《九章算术》成书年代不会太早’也就没有

道理了”[3]。

2000 年 9 月号的《文物》杂志发表《算数书》释文全本后，关于《九章》与

《算数书》关系有两类更加明确的观点。《算数书》整理小组认为《算数书》的内

容与“《九章》前七章的主要内容十分接近，两者有着密切的联系。”[4]主要整理者

彭浩先生认为：“《算数书》奠定了中国古代数学发展的基础，系统地总结了秦和秦

以前的数学成就，对另一部数学巨著《九章算术》的产生有着直接的影响。”[5]洪

万生先生说：“《九章算术》的编纂者以《算数书》（最晚西汉初吕后二年问世）为

摹本当然不无可能”，但也可能两书的作者“是同一个算数文化与文本脉络下的人

物”[6]。城地茂先生认为：“至少《算数书》是《九章算术》的源流之一”，“公元

前 2 世纪以前的《九章算术》可能就是《算数书》”[7]（按：“源流”似是“源头”

之误）。另一方面，邹大海明确认为：今本《九章算术》和《算数书》之间没有直

接的文本影响关系，两者有共同的源头，“《算数书》的作者们是在学习了《九章》

的先秦祖本或其衍生本后才写成《算数书》的各部分的”[8][9][10]。郭书春先生亦认

为：“《筭数书》的某些部分与《九章算术》在先秦存在的以‘九数’为主体的某种

形态有血缘关系”，“《算数书》不可能是《九章算术》的前身”[11][12]。

下面我们进一步讨论这一问题，并在此基础上进而讨论《九章》以前算法式数

学文献的流传情况。

二、《九章算术》以前存在着很多算法式数学著作

1《算数书》不是最早也不是汉《九章》以前惟一的数学著作

由于对《九章》与《算数书》之间是否有单向或双向的影响关系这一问题，我

们见不到当事人的话或古人的记载作为直接的证据来论定，所以现代学者个人事先

有意或无意的倾向反而成为论证的目标乃至出发点。

研究一般古文献和思想史的学者们，习惯通过对比一前一后两种文献的相似

性，说明前者受后者的影响；或者反过来通过对比两种文献的抽象与特殊、总括与

具体等来判断其先后次序。这种方法有一定道理和效果，但局限亦十分明显。具有

不同倾向意见的学者同样是比较两项材料之异同，却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这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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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并不少见。另外，这种用比较异同来说明文献间关系的方法，对论证两种数学文

献间关系的适用性如何，以及这种方法如何使用，也是一个问题。

严格地说，由《算数书》与《九章》的相似性来确切证明前者直接影响后者，

需要一个前提：《算数书》是西汉晚期《九章》以前惟一与之有那些相似内容的数

学著作。当然，在历史研究中强调要这样一个前提作为论证的基础，似乎要求太高。

那退一步说，《算数书》很可能是当时惟一与《九章》有那些相似内容的数学著作，

这样一个前提总还是需要的吧。现在让我们看看这一前提存在的可能性有多大。

笔者曾分析过《算数书》的性质，指出它是取材于多种著作的撮编之作[8][9]，

理由是：《算数书》的标题在体系上考虑不多；条目之间关系显得松散，主要呈并

列关系，同类问题没有用一个归类的类别来统领；存在着同种方法分布于不同的条

目中、有的方法在能用的地方没用上的情况；有的问题用到某种方法，但文中又没

有表述相应的术文；书中“程禾”条引到湖北省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国法律，规定

粟、粝米、糳米、毇米等的换算比例为 16 3
2 、10、9、8，但书中其他地方均不涉

及糳米，而在其他几个条目中一致使用与糳米之率相同的粺米；全书像是问题、方

法、标准的堆砌。郭书春先生又进一步从内容多处重复、表达方式多种多样等方面

肯定了这一观点[11][12]。《算数书》既然是撮编之书，自然就不是开山之作，其前已

有多种数学著作问世，因此“《算数书》是中国最早的数学著作”的说法是错误的，

《算数书》所取材的著作也可以成为《九章》之源（当然也不一定）。其次，据胡

平生先生的介绍，阜阳双古堆公元前 165 年下葬的墓中出土有数学残简，其中能辨

识出与《九章》少广章的第 8 个问题、均输章第 1 个问题相对应的文字[13]。均输章

第 1 个问题及其算法不见于《算数书》，而少广问题见于《算数书》，这充分说明在

西汉初期确实有异于《算数书》而与《算数书》及《九章》的部分内容相近的书存

在。因此，上面所说《算数书》直接影响西汉晚期编定的今传本《九章》的前提是

不成立的，《九章》肯定有异于《算数书》的其他数学著作作为其渊源。

实际上，在今传汉编《九章》之前，历史上存在过很多数学著作。除上面所说

阜阳出土的《算术书》，《算数书》及其所取材的多种数学著作外，我们还可以举出

一些。在山东省临沂县银雀山西汉武帝时墓出土的汉简中亦有若干残简，吴九龙定

为《算书》[14]，其表达方式与《算数书》有异。另外，据刘徽《九章算术注序》记

载：西周初年周公制礼时有“九数”，它在先秦发展为《九章算术》，这部《九章算

术》在秦始皇焚书时被损坏了。西汉初期的张苍、中晚期的耿寿昌收集受损《九章》

的遗文残简，进行删改和增补，并用汉代通行的语言编辑加工，遂成刘徽所见的《九

章算术》（引文详下）。抛开郑众注《周礼》“九数”是不是周公时的数学科目，《九

章》的损坏是不是应完全归罪于暴秦焚书，由于目前我们找不到一个切实的证据证

明刘徽的话有错误（以前作为论证刘徽的记载有错误的论据后来都被证明是错误或

很不充分的），所以刘徽的记载至少说明《九章》是有其先秦蓝本的，而且这蓝本

的框架应和后来的《九章》相去不远，或即东汉初年郑众注《周礼》“九数”时所

列的九个科目“方田、粟米、差分、少广、商功、均输、赢不足、方程、旁要”①。

由于今天考古所得只是碰巧发掘到上古的数学著作，远非当时存在过的数学著作之

全部，因此，不仅考古发现本身说明《算数书》决不是今传本《九章》之前惟一的

数学著作②。而且考古发现和刘徽的记载两方面都可以说明今传本《九章》之前肯

                                                       
① 郭书春认为郑众所列是先秦数学的九个部分（[1]，第 98-102 页）。邹大海进一步认为是秦秋战国时代数学的

九个科目（[15]，第 126-161 页）。《算数书》由 69 个条目组成，整理者的编排虽把内容相近的条目排在一起，

我们看不出原书有系统的分类，这与“九数”或《九章》的框架相去甚远。
② 居延汉简中也有一些材料，因不知其是否在《九章》之前，姑且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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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存在很多数学著作。显然，这许许多多的著作中，不必每一部都对它产生影响，

对它产生明显影响的只会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实际上，由于社会生活、行政管理、各种手工业等的需要，在西汉后期《九章

算术》编就以前，数学方法的使用者的人数，肯定远远超出古代读过现在已知的古

代数学著作的人数，而当时具体的数学方法（不一定都有多高的学术价值）也肯定

远远超出这些著作所载的范围。这些方法也不可能都是口传手授，因此，当时肯定

还有很多现在我们还找不到踪迹的数学著作。古代儒家教授六艺，数居其一，除了

口传手授，也应有一些文字材料。官僚管理部门中有一部分职位和一部分工作要用

到数学方法，一些秦汉墓（包括出土《算数书》的墓）出土大量抄有法律文书的竹

简，甚至有一些是案例，很难想像那些官吏用到的数学方法却没有或很少有文字记

录（《算数书》本身即是官吏行政工作中所用数学方法的文字记录）。近年发现的湘

西里耶古简中就有“九九”乘法表，更复杂的数学方法有文字记录应该更不成问题。

战国时的秦国和统一“六国”后的秦朝实行严刑峻法，在政府管理中容不得半点差

误，没有相应的数学知识做保证，是不能想像的。古代复杂的土建工程需要考虑面

积、体积、人力和工程量的分配、测量等问题，而秦律规定土建工程必须事先做计

划，且实际完工和计划完工的时间之差不能超过两天，否定就要受罚。这样严厉的

法律，说明工程的计划必须十分准确严格，没有相应的数学方法做保证显然是不可

能的。因此，制定计划所涉及《九章》中的方田、粟米、衰分、商功、均输、勾股

等章的大多数方法，在当时应已成熟[15][16]，且超出个别专家的独享而在一定程度上

得到传播，为一批人所掌握。这就需要把相关的知识写成书来传播。《算数书》中

没有关于土木工程的问题，因此，当时肯定存在着超出《算数书》内容范围的其他

数学著作。

总之，在汉《九章》之前，除了《算数书》外，肯定还存在很多数学著作，其

中肯定有相当一部分著作的内容超出了《算数书》的内容。因此，不能仅凭二者有

一部分内容相似就断言《算数书》对《九章》有直接的影响。而从另一方面说，由

于数学知识的广泛适用性，各个不同地域和不同历史时期都需要用到一些相近的数

学方法，自然也会用文字写下来，当时这类材料应该很多，因此，任意两种材料之

间有部分相似，是很正常的事，而两种材料之间没有直接的继承关系也是常例而非

特例。所以，如果两种数学材料之间只是有部分相似但没有其他可判定性的特征，

这两种材料之间有直接继承关系的可能性不是很大而是很小。由此可知，两种文献

有部分相似性，只能作为二者存在某种联系的标准，而不能作为判定二者有直接继

承关系的标准，它们究竟是一个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另一个，还是两者都受某一个共

同的源头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这些必须由其他更精确的证据来判定。

三、《九章》没有受到《算数书》的直接影响

当然，证明《算数书》只是今存汉编《九章》之前的多种著作中的一种，当时

肯定存在很多数学材料，这只能证明《算数书》很可能而不是一定没有对《九章》

产生直接的影响。不过，笔者比较过《算数书》和《九章》中方法和文本有相同处

的内容，表明两者同时又存在相当大的差异[8][9]。特别是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1）两者都有息钱算法且月息率相同，但题设不同，《算数书》的算法是接近

一般性的方法，《九章》的算法是具体的。《九章》是以术为中心的数学著作，其大

部分方法是具有普适性的抽象方法[1]。如果《九章》的编者读了《算数书》，很难

解释为什么不采用《算数书》已有的一般性方法，而只给出一个针对具体问题的术。

（2）两书都有刍童的体积计算法，且都是一般性的正确方法，但表达方式差

异较大。《九章》中列有计算同样问题的不同方法，如果《九章》的编者看到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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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书》关于刍童的计算公式，为什么不把它收录呢？

（3）《算数书》有斩都，从音读看应即《九章》的壍堵③，但斩都和壍堵形状

相去甚远，而和《九章》的刍甍同形，且公式虽相同，但表述有异，特别是术文中

用到的术语也有较大差别。可见《九章》的壍堵、刍甍问题及相应的方法和《算数

书》没有关系，而是另有来源。

（4）两种文献都有少广术和少广问题，但《九章》的少广术是普遍适用的方

法，而《算数书》少广术是比较具体的，其中对如何从“下有若干步”来确定“以

一为若干，以半为若干，以三为若干…”没有交代，而这正是《九章》少广术所能

解决的。这说明《九章》的少广术或其早期形态是《算数书》少广术的作者学习的

对象。另外，《九章》第 5 个少广问题的术中“下有六分，以一为一百二十，半为

六十……”没有用约简的数字，而《算数书》中对应问题却用了约简的数字。如果

汉《九章》的编者整理时参考了《算数书》，则很自然地会采用《算数书》的约简

数字。

（5）以上说明《算数书》没有对《九章》产生直接的影响。而两书关于粮米

的比率，则更进一步说明《九章》确实没有受到《算数书》的直接影响。

《九章》第二章开头列各种粮米之比率：

“粟米之法：

     粟率五十         粝米三十

     粺米二十七       糳米二十四

     御米二十一       小 十三半

     大 五十四       粝饭七十五

     粺饭五十四       糳饭四十八

     御饭四十二       菽、荅、麻、麦各四十五

     稻六十           豉六十三

     飱九十           熟菽一百三半

        糵一百七十五”

这里，粟、粝、粺、糳的比为 50：30：27：24。
《说文解字》米部则有以下的记录：

  1“粝：粟重一 为十六斗太半斗，舂为米一斛曰粝。”

  2“毇：米一斛舂为八斗也。”

  3“糳：粝米一斛舂为九斗曰糳。”

  4“粺：毇也。从米卑声。”

据此则粟、粝、粺（毇）、糳的比为 50：30：24：27。可见，粺、糳之比在《九章》

和《说文》中是互换的。过去清代段玉裁等以《说文》误而《九章》是，并据《九

章》改动《说文》。1975 年底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秦律记有：

   “[禾黍一]石六斗大半斗，舂之为粝米一石；粝米一石为鑿（糳）米九斗；九[斗]为毁（毇）

米八斗。”

其中“禾黍一”系笔者据《说文》 字条“ ，百二十斤也。稻一 为粟二十升，禾

                                                       
③ “斩”字整理者原释读为“郓”，从竹简照片上看似更像“斩”，日本张家山汉简《算数书》研究会張替俊夫

等指出此字应释读为“斩”[17]。在新近举行的“《算数书》与先秦数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算数书》的主要

整理者彭浩先生也肯定原释有误，应释为“斩”，假借为“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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黍一 为粟十六升大半升”及《算数书》“程禾”条（详下）补。括号内的字系指

明通假。“鑿米九斗，九[斗]”原为作“鑿米九=斗”，“=”为重文号，整理小组认为

“斗”下脱重文号，故补“斗”字。

裘锡圭先生指出秦简证明段玉裁等观点有误，《说文》中糳米的比率是正确的，

《九章》的糳米率则有误[21]。《算数书》程禾条也有类似的记载：

“程曰：禾黍一石为粟十六斗泰（大）半斗，舂之为粝米一石，粝米一石为糳米九斗，糳

米[九]斗为毁（毇）米八斗。”（[4]，释文部分第 260 页）

这进一步证明《九章》关于糳米的比率是错误的。

《算数书》中有“粺毇”、“粟为米”、“粟求米”、“米出钱”诸条提到粺米，根

据这些条目，粟、粝、粺、毇的比为50：30：27：24。但《算数书》中没有一条涉

及粺和糳的比例关系。经过比较不同条目中各种粮米的比率，可知粺和糳是同种精

度的米，它们和毇的比都是27：24。《算数书》中有大量涉及毇米的问题，但在《九

章》中毇却没有出现，与由粟舂出的毇比率相同的是糳，而由稻舂出的毇在《九章》

中没有对应物。由于《九章算术》是张苍、耿寿昌等精心编纂的著作，其中除极个

别差错外极少有错误，粟、粝、粺、糳等的比例在全书各个问题中都是统一的，如

果他们读过这部《算数书》，他们肯定会结合当时的实际和查阅有关的法律，来修

正糳米的比率，并将毇米设计到问题中去，或者采用《算数书》中有关毇米的问题。

而如果他们没有读过《算数书》，不加注意、将错就错地继承以前已经错误的数据

和相关问题，并且没有想到编入有关毇米的计算方法和问题，则是完全可能的，也

是自然的[9][10]。

以上我们证明了《算数书》没有直接对《九章》产生影响，当然更不可能是《九

章》的前身或母本。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意味着《算数书》一定没有对汉《九章》

产生过间接的影响。《算数书》的部分内容如果辗转为汉《九章》的编者所见，并

作为参考，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但这种可能性不是很大。因为我们在历史文献

中找不出《算数书》的踪迹，看不出它得到了多大程度的传播。而且，即使《算数

书》对《九章》产生了间接的影响，这种影响也是很有限的。这不仅因为《九章》

的深度和广度远远超过《算数书》，而且因为（1）《算数书》只有少部分和《九章》

内容相似，多数部分并不相似；（2）两书相似的部分在题设和表达及术语方面存在

差异；（3）《算数书》中有若干比《九章》优越的地方（参考[9]，特别注意其中的

比较表），没有被《九章》吸收。

三、《九章》的祖本可能对《算数书》产生过影响

现传西汉晚期编成的《九章》，比《算数书》至少晚一个多世纪，当然不可能

对《算数书》有影响。不过，由于《九章》不是西汉一蹴而就的，它在西汉只不过

是经过删补，被重新整理而已，所以我们不妨考虑一下《九章》的先秦祖本与《算

数书》的关系。

首先我们考察一下《九章》的先秦祖本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刘徽《九章算术注序》说：

“按周公制礼而有九数，九数之流，则九章是矣。往者暴秦焚书，经术散坏。自时厥后，

汉北平侯张苍、大司农中丞耿寿昌皆以善算命世。苍等因旧文之遗残，各称删补。故校其目则

与古或异，而所论者多近语也。”（[18]，第177页）

刘徽说明，《九章》是渊源有自的一部经典数学著作，从周公时教授贵族子弟

的“九数”，一脉相承地在先秦即发展为《九章》。它经过秦火而散坏，张苍、耿寿

昌收集遗文残简，进行删补重编，并用当时的语言进行过改造。

按照笔者根据各种材料进行的综合考察，西周时的“九数”（当时也可能不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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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数”），是以十进位值制记数法为主要的记数法，以“九九”为基础，基于整数

四则运算的数学方法，大体含有郑众所列“九数”中方田、粟米、衰分、商功、均

输、旁要的部分方法，但这些方法主要限于整数运算的范围，除比例外，较少涉及

分数（[15]，第74-87，126-160，498-513页）。

关于西周时期有所谓“学在官府”之说，当时学术相对集中，“九数”传播的

范围相对也会比较小。进入春秋以后，社会结构和文化知识发生了变化，出现所谓

“百家争鸣”的局面，数学知识也会在更大范围内得到更大程度的传播。同时，西

周“九数”传统的算法式数学受到社会需要的刺激和思想解放的促进，发展成为郑

众所列“九数”，形成了一个能处理各种复杂的数学问题，以基于分数的各种算法

为构件的庞大的数学知识系统（[15]，第74-87页），而先秦的《九章算术》（也可能

不叫《九章算术》④）应是这种数学知识系统的载体[9]。当然，由于时代的变迁，

数学知识的内容发生着变化，所以，这本《九章》也处在变动中，但它应始终代表

着西周“九数”传统的算法式数学在后代的发展。即刘徽所谓“九数之流，则《九

章》是矣”。

笔者曾指出的，《算数书》中所用的方法，明显不是原始的产生形态，而其中

有的术文是一些简省的表述，这种表述本身并不能让古人直接获得问题的解法，实

际上这些简省的表述只是说明如何利用已有的方法解决问题，或者只是说明完整方

法的若干环节而已。如《算数书》中的分乘分术、救（求）少广之术、盈不足术即

是如此。特别是其中盈不足问题，很难设想在不知道《九章》那种术文时古人能解

答，其为提示如何用既有的盈不足方法解答问题的用意十分明显[8]。由于科学知识

发展中存在着积累性和继承性，考虑到《九章》的经典性和久远的渊源，我们认为

《算数书》的作者们是在学习了《九章》在先秦的祖本或其衍生本后，才写成这些

内容的[8][9]。当然，其中除了套用《九章》祖本的方法外，也有变通乃至创造，因

而也有超越《九章》的地方。如《算数书》关于息钱计算的一般性方法，矰（增）

减分条关于分数大小与分子、分母变化关系的讨论等。

当然，受先秦《九章》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后有所精进的著作，其优点也可能被

先秦的《九章》在流传过程中吸收。现在所见汉《九章》之博大精深，大概也得益

于此。《算数书》中少量比汉《九章》优越的地方，可能是由于这些内容一直未被

《九章》的编者们见到，也可能是先秦《九章》中已有但流传过程中竹简受损，而

汉代的编者又没有特别关注过《算数书》的缘故。

四、算法式数学文献的流传

今传本汉《九章》和出土《算数书》之间没有直接的影响关系。《算数书》不

是中国最早的数学著作，而只是汉《九章》以前存在过的多种数学著作中的一种，

因而它虽能为我们认识上古数学提供宝贵的材料，但它并不代表当时数学的最高水

平和全貌。《九章》是从西周“九数”发展而来的数学经典，它在春秋战国时代发

展成为包含郑众所列“九数”的庞大的数学知识系统，战国后期的《九章》应和今

传汉《九章》的内容差不太多，也就是说今传汉《九章》比《算数书》更能反映先

                                                       
④ 《汉书·律历志》“备数”节说“数者，一、十、百、千、万也，所以算数事物，顺性命之理也。……其算

法用竹，径一分，……，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九，成阳六爻，得周流六虚之象也。夫推历生律制器，规圜

矩方，权重衡平，准绳嘉量，探赜索隐，钩深致远，莫不用焉。度长短者不失毫厘，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权轻

重者不失黍累。纪于一，协于十，长于百，大于千，衍于万，其法在算术。宣于天下，小学是则。职在太史，

羲和掌之。”[22]。这里的“算术”似乎是一本书，或者与先秦的《九章》有关。《周髀算经》载陈子答容方问说

天地太阳的大小，大阳星星的距离等问题都是“算术之所及也”[23]，此处的“算术”似乎不是一本书，但也可

能与先秦的《九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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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数学的发展水平和概貌。春秋战国时期，《九章》这部经典著作直接或间接地影

响到其他数学著作，《算数书》的作者们是在学习了它或其衍生本后写成相应部分

的。当然反过来，《九章》也受到其他数学著作的影响，使自己处于调整、变动和

提高中。但总的说来，它是给予大于取得。

笔者曾讨论过先秦数学有算法和理论两种倾向（[15]，第432-434，498-508页；

[24]）。《算数书》及其所取材的若干更早时代的数学著作，《九章》及其先秦祖本，

银雀山出土的《算书》，阜阳双古堆出土的《算术书》都属于算法式数学著作。它

们有幸或多或少地保存至今，说明在公元前1世纪中叶编成《九章算术》以前，历

史上确实存在过很多这类算法式数学著作。这些数学文献又存在着两个系统，一个

是从西周“九数”一脉发展下来而又处于变动和调整中的《九章》祖本这一经典系

统，另一个是学习和应用经典数学文献而撰写的适应各种需要的非经典系统（如《算

数书》及其所取材的著作之类）。前者虽然也处于变动和调整中，但有比较明确的

分类，体系比较严整，包括它所处时代的主要的算法式数学知识，并纳入一个框架

结构中，能大体反映当时算法式数学的概貌和发展水平。这一系统的发展可以简单

地表示为西周初年的“九数”——调整和发展中的“九数”——调整和发展中的《九

章》祖本——西汉晚期编成的《九章》。郑众所列“九数”的类别和今传《九章》

的类别大同而小异，能一定程度上反映这一系统中数学文献的继承和变化。而后一

个系统又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以《九章》先秦祖本中的一个或若干专题为基础

进行提高、深化和扩展的著作，带有较多的专业性和理论性；另一类是把已有方法

用于社会生活各方面具体事务中的著作，带有更加强烈的实用色彩，除部分带有较

强的理论性和专业性(象《周髀算经》这类理论性和专业性较强的著作应是数量相

当少的)外，多数可能要简单些，这类著作的数量可能比较多。两个系统又互相影

响，而以前者影响后者居多，后者对前者也有影响，但后者第一类的影响力更大些，

就单部著作而言，第二类中的大多数对经典数学文献的影响应是比较小或甚至是没

有影响的。这样一种认识，对于理解西汉晚期以前数学知识的传承和数学文献的流

传，《九章》、《算数书》的特点与历史地位，数学在战国至西汉时期的发展，具有

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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